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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龙镇：上海最早的港口!下"

" 曹伟明

! ! ! !到了 !!世纪的中叶（北宋嘉祐
年间），青龙镇的商业和海上贸易已
相当发达。据嘉祐七年（!"#$年）青
龙镇《隆平寺宝塔铭》记载：青龙镇
周边杭、苏、湖、常等州，几乎每月都
有船只前来贸易，而稍远的福、建、
漳、泉、明、温、越、台等州，一年也至
少来两三次，两广、日本、新罗每岁
一至。到了熙宁年间，据《宋会要辑
稿》记载，秀州辖区的 %个税场中，
青龙镇的商税额仅次于州城，占第
二位，超越了华亭县的税场。到了元
丰年间，青龙镇的贸易有了进一步
的发展和提升。据《云间志》云：成为
“海商辐辏之所”，引起了宋朝政府
的极大关注，设立了市舶务，“掌蕃
货海舶、征榷贸易之事，以来远人，
通远物”，专门负责进出口贸易，管
理外商船舶，征收商税，收购政府专
卖品。贸易经济的发达，带来了青龙
镇规模的巨变，从原来的 #平方公
里扩张到 $&平方公里。据历史文献
记载，镇上有三亭、七塔、十三寺、二
十二桥、三十六坊。可见青龙镇已具
备了城市的雏型。为了加强镇务管
理，官署、镇学、官仓、监狱等一批机

构也相继建立，有茶务、盐务、酒务
等，不仅在镇上设有税场，还置有水
陆巡检司。青龙镇规划科学，镇治堂
宇及市坊中坊巷、桥梁、街衢井然有
序，已经呈现出接近现代的城镇格
局。当年，青龙镇人口杂处、百货云
集，所谓“市廛杂夷夏之人，宝货当
东南之物”，真是“人乐斯土，地无空
闲”，烟火万家，市容繁华，人称“小
杭州”。难怪宋代的迪功郎应熙曾对
青龙镇的都会气象大有感触，创作
了流传千年的《青龙赋》，洋洋洒洒，
写尽青龙镇之繁华。

天下文气聚青龙
据《绍熙云间志》记载，到了北

宋景祐（!"'()!"'*），青龙镇由过去
单一的军事性质的建制向行政区划
转型，改武臣守镇事为文臣理镇事。

特别是从米芾担任镇监以后，
青龙镇既有樯桅林立、庙宇楼台之
盛况，更有人文荟萃之佳誉，吸引了
众多的文人名士，文气迅速集聚。米
芾不仅自己艺术造诣深厚，书写《隆
平寺藏经记》，还吟诗作画，讴歌青
龙镇，营造了青龙镇良好的文化生
态。宋代诗人梅尧臣也曾在青龙镇
居住游历，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考

察，撰写了具有历史价
值的第一部青龙镇志
《青龙杂志》，并创作了
《青龙江上观潮》诗：“百
川倒蹙水欲立，不久却
回如鼻吸。老鱼无力随
上下，阁向沧洲空怨泣
……”生动形象地反映
了吴淞江上渔民捕捉鲸
鱼入港的情景。文学家
苏东坡也曾在青龙镇留
下足迹和诗篇，并与疏

浚青龙江的章楶进行过诗词唱和，
著名的《水龙吟·杨花》便是佐证。同
时，苏东坡还应邀为其建造的“思
堂”宅第撰写题记，名曰《思堂记》。
他还热心地为青龙镇隐居文人李行
中在青龙江畔的醉眠亭题写亭额，
并赋诗《李行中秀才醉眠亭三绝》。
何氏世医第四代何侃也受文化气息
的感染，迁居于青龙镇，钻研岐黄之
术，悬壶济世，成为上海中医的始
祖。宋朝末年的藏书家庄肃更是长
年居住于青龙镇，借助青龙港码头
文化交流的便利，搜罗天下书籍。他
一生收聚各类图书达 +万卷，其中
除一部分手抄本外，多为唐宋版本。
庄肃还把书目编为甲乙两部，分成
十大门类，成为上海地区最早的藏
书家和图书目录学家。庄肃那幽静
典雅、散发书香的“万卷轩”，成为青
龙镇诸多景点中最受文人墨客青睐
的佳地，名闻遐迩。
此外，陆龟蒙、宋之问、白居易、

杜牧、皮日休、陆游、范仲淹、王安
石、秦观、赵孟頫等众多名人都为青
龙镇所吸引，常驻足于此，交友赏
景，吟诗作画，留下了脍炙人口的名
篇，流传了不计其数的佳话。唐朝陆
龟蒙的《淞江怀古》、白居易的《淞江

观鱼》、杜牧的《吴淞夜泊》、皮日休
的《沪渎》，宋朝范仲淹的《吴淞江上
渔者》、司马光的《江上渔者》等诗词
佳作，给青龙镇增添了浓郁的人文
色彩。

治水专家任仁发
随着长江泥沙的不断淤积，古

代上海的海岸线日渐东移。太湖的
主要泻水通道吴淞江及其支流日益
淤浅，当年的青龙镇人任仁发，字子
明，生于宋朝宝佑三年（!$&& 年），
世居青龙镇，是位擅长丹青的都水
少监。为了疏浚吴淞江，他多次向上
司提出富有远见的建设性治水方
案：“今下源沙高水浅，不甚湍急，若
及早开浚，工费省而易为力。数年
之后，愈久愈湮，工费倍而难为功，
所当预为之图也。”“治水之法，须
识潮水之背顺，地势之高低，沙泥
之聚散，溢口之缓急，寻源溯流，当
得其当，合开则开，合闭则闭，合堤
防则堤防，庶不徒劳民力，而民享
无穷。”任仁发不但有理论，更有实
践经验，为了疏浚吴淞江、大盈江、
乌泥泾，他开江置闸。如今，普陀区
延长西路的志丹苑水闸遗址，便是
他当年治水的成果，与疏浚吴淞江
河道有着密切的关系。从考古发现
来看，志丹苑水闸设计精心、结构
严谨，所用石、木、铁质材料等皆经
过细心挑选，做工考究，是迄今为
止我国保存最完好的元代水闸遗
址，具有重要的科学价值，被评为
$""#年度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任
仁发的治水，虽然未能巩固青龙港
的优势地位，然而，他的治水实践，
在中国水利史上树立了一座丰碑。
后人有诗称赞道：“不是青龙任水
监，陆成沟壑水成田。”

大自然有其不可抗拒的规律，
任仁发对吴淞江的治水疏浚，没有
根本改变青龙镇衰退的局面。由于
自然和人为的因素，吴淞江淤而复
疏，浚过又淤，长年循环往复，吴淞
江下游至入海口渐成平陆，汇成细
流。吴淞江变主为客，倒过来成为黄
浦江的一条支流。海舶不能回溯驶
入青龙港，部分海舶只能停泊于离
海更近的上海浦一带。那原本控江
连海的青龙镇，赖于生存和发展的
良港条件逐渐丧失，日趋衰落。据至
元二十五年（!$++年）《嘉禾志》记
载，当时的青龙镇虽然“今镇治延
袤，有学有狱”，保持了一定的市镇
规模，但是“无复海商之往来矣”。到
至正十六年（!'&#年），朝廷撤消废
除青龙镇的市舶务，失去了海外贸
易这一支柱产业后，原本盛极一时
的青龙镇沦落为一个村镇，人称“旧
青浦”。
由此可见，上海港一千多年的

历史，前 (""年依托于吴淞江的青
龙镇，后 #""年依托大上海的黄浦
港，以港兴市，依市促港，成为上海
城市发展的历史路径。吴淞江孕育
了上海港，黄浦江则为上海港的发
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如今的洋山
港，又赶超了青龙港和上海港，成为
现代世界级大港。

虽然青龙镇的辉煌已成为历
史，然而，千年古刹青龙寺的香火依
然缭绕，青龙塔古朴耸立的身躯，依
然辐射出唐宋的盛大气息。由沪渎
村而吴淞江，从青龙镇到上海县，从
青龙港、上海港到洋山港，那都是一
脉相承的。如今，对青龙镇的考古发
掘，将唤醒人们的历史记忆，寻找上
海港口的文化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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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 !"#这真是一件求之不得的事情

不知为什么，自从哥哥三岛雄夫去了清
国，惠子就知道，哥哥回来的时候，一定会带
回一个清国的男人。因为，哥哥去清国，在三
岛家族是件大事。她小的时候，爸爸老是给她
讲清国的一个神话，孙悟空和唐僧、猪八戒去
西天取经的故事，在她看来，哥哥就是唐僧，
他漂洋过海，真的把一个会做急须的清国大
师傅请来了。袁朴生竟然是个干净标
致的书生，他真的不像一个手艺人，不
像常滑窑场上那些邋遢的爱酗酒的臭
烘烘的男人。他非常腼腆、识趣，见到
女人总是目光朝下，彬彬有礼。在惠子
有限的见识里，袁朴生简直就是一个
从天而降的白马王子。让惠子突然就
喜欢上一个人，真不容易啊。
哥哥最懂得惠子了，让她照顾袁

朴生的生活。并且，还每天抽空教她学
习汉语。对于惠子来说，这真是一件求
之不得的事情。哥哥只说了一句话，
女人征服男人，先要征服他的胃。哥
哥教她做清国人爱吃的红烧肉，哥哥
还说，在古蜀街窑场，人们特别爱吃
猪头肉和猪尾巴。而日本人的饮食是非常清
淡的。不过这不要紧，惠子一定可以做出袁朴
生喜欢的猪头肉和猪尾巴来。因为，袁朴生一
点也不喜欢日本的饮食，吃饭的时候，总是苦
着一张黄脸。三岛家族喜欢的菜肴，他一样都
不爱吃。显然一开始她烧的猪头肉也并不合
袁朴生的口味，他让惠子拿来满满一瓶酱油，
倒了半碗，把猪头肉蘸着吃。指着酱油瓶说，
把它全部倒进去，加酒，架在大火上烧，直到
把肉煮烂，连骨头都可以嚼下去。惠子吓坏
了。突然感觉，袁朴生骨子里有一种她不能接
受的粗俗。对，就是粗俗！可能，这就是清国人
和日本人的区别吧。

不过，哥哥告诉她，袁朴生这个人，对于
三岛家族太重要了，一定要伺候好他。惠子跟
哥哥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哥哥是个功利的人，
整天想着让三岛家族在常滑窑场独占鳌头。而
惠子，一切的一切都是从内心的感觉出发，每
当看到袁朴生在大啖猪头肉的时候，她就坐得
离他远远的，仿佛他身上会散发出猪屎的臭味
来。可是很快，她发觉嫂嫂美智子也喜欢袁朴
生。美智子嫁到三岛家来，已经三年了，肚子一

点动静也没有。父亲和母亲成天唉声叹气的，
美智子也为此一直抬不起头来，她到处求医问
药，可就是一点效果也没有。哥哥去清国的一
年多，她干脆就回娘家住了。自从袁朴生来了
以后，美智子变得很活跃，惠子发现居然她也
在研究清国的菜谱。而平时她是最不愿意下厨
的。有一天她做了道清国菜叫什么红烧狮子
头，袁朴生吃了大大地称赞了一番。这让惠子

很受打击。她就去哥哥那里告状了，
没想到哥哥听了哈哈大笑，说：美智
子会做什么红烧狮子头啊，还不是我
教她怎么做的！惠子不高兴了，说，哥
哥太偏心了，既然要惠子照顾袁桑的
生活，却不把袁桑爱吃的菜教给惠
子，这样岂不是让袁桑感觉，惠子不
如美智子能干吗？还说什么让惠子征
服他的胃呢！
哥哥敛了笑，耐心地对惠子说，

因为袁朴生不太爱吃你做的菜，他总
是嫌口味太淡太淡。而美智子烧的
菜，他倒是非常喜欢，所以呢，以后你
就不要给他做菜了，当然他的生活还
是由你来照顾。

这是美智子的意思吧，难道会是袁桑的
意思吗？惠子反驳道。哥哥和稀泥地说，哎呀，
反正，反正他的生活还是由你来照顾好了。他
没有什么需要我照顾的。惠子摇着头说，连洗
澡水他也不要我烧。换下来的衣服，他也偷偷
洗掉了。那是因为你没有让他感觉到是自己
人。哥哥不满意地冲她咕噜道，美智子给他洗
衣服，他就没有推辞。原来是这样！惠子伤心
地哭了。居然又是美智子！惠子擦着眼泪说，
哥哥为什么要让这个清国人在我们家像个国
王一样？让两个女人来伺候他，为什么？仅仅
因为他能做一手急须吗？哥哥城府颇深地笑
了，说，至于为什么要给他这么高的礼遇，往
后你会明白的。将来的某一天，他不再叫袁朴
生，而是三岛家族的一个成员，就不存在礼遇
的问题了，惠子，这全凭你了！惠子的脸红了
起来。哥哥的意思再明白不过了。可是，可是
她觉得这个看上去挺和蔼的清国人有时很让
人捉摸不透。私下里她跟美智子讨教，怎样才
能做得出让袁桑喜欢的菜啊？美智子看了她
一眼，吞吞吐吐地说，多放糖啊。
惠子突然就开窍了。

筱文艳!生我不负淮剧情
乔谷凡

! ! ! ! ! ! ! ! $%&成为淮剧的常用曲调之一

由于调翻高了四度，演唱时的旋律、节
奏、音调全都起了变化，完全成了另外一种曲
调了。同行们便将这种曲调命名为“小悲调”。
其实“小悲调”不悲，它既善抒情，又能叙事，
可塑性大，表现力强，板式也很多，有缓板、原
板、平板、快板、紧板、散板。同行们所以把它
命名为“小悲调”，是因为在《樊梨花》这出戏
里，它主要表现樊梨花对薛丁山的怨恨、愤懑
的情绪。淮剧原先有个“老悲调”，于是依旧名
命新名，这就带有很大的随意性，虽不是正确
的表述，但时至今日，谁也不想再去更正它，
因为它在观众心中已经扎下根了。实质上，
“小悲调”是在“自由调”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如果说“自由调”还有点“拉调”的基因在，那
么“小悲调”已经找不出“拉调”的影子了。所
以“小悲调”既是“自由调”的派生，但又独立
成调，成为淮剧的常用曲调之一。
对筱文艳来讲，唱腔艺术的发展和表演

艺术的发展是并驾齐驱的。淮剧是从说唱艺
术发展起来的，因此它的表演艺术，诸如手、
眼、身、法，步等还很不完备。老一辈的演员一
般都重“唱”不重“做”，上了舞台，捂住肚子，
一唱就是几百句，说唱的痕迹还是很明显。筱
文艳由于唱过徽剧、昆曲、京剧、梆子，因此在
舞台上十分自然地把古老剧种的表演艺术吸
收了过来，“唱”、“做”并重，极大地丰富了淮
剧的表演艺术。
就拿淮剧的人物出场来讲，以前是没有

弦乐伴奏的，历来都用大锣大鼓“敲”出来的。
当然，如果是出将入相的戏，用锣鼓接送，也
许还过得去。筱文艳在唱《七世不团圆》时，
饰演的都是些弱女子，不管什么情绪都用锣
鼓点子接送，实在别扭，并且还极大地限制
了表演，连水袖功也很难使用和发挥，人物
内心的情绪带不上台。因此，就在她创造、
“自由调”的同时，她争取了主胡、司鼓的支
持，出场时改用弦乐。开始，只是放了个“短
过门”，是她和高小毛的即兴创作，之后又在

不断的实践之中，创造了
“长过门”，让人物的出场有
充分的表演余地。

现在看来，这样的改革
似乎微不足道，但在当时应
该说是十分了不起的。人们

从中受到了启示，在表演上更多地运用与发
挥音乐的作用，使音乐成为制造气氛、烘托
人物思想感情的手段，这就大大地丰富了淮
剧综合艺术的表现手段，使其说唱的成分逐
渐减少，舞台表演艺术的成分逐渐增加，向
着成熟的阶段发展，成为有影响的地方剧种
之一。
“筱文艳一举成名”，这是人们所看得到

的，然而一举成名的背后，经历的艰辛、付出
的代价，人们却不一定全都了然。在这一年
多的时间里，筱文艳付出的代价是无可比拟
的。当时她的女儿大凤，已经一岁多了；有时
她在台上演出时，女儿蹒跚着跑到上场门，口
里含糊不清地叫着母亲的名字：“筱文艳，筱
文艳！”张开两臂，要她抱，要她亲，可爱极了。
然而她把整个身心全部用在艺术追求上，给
女儿的爱，实在太少了。早上，筱文艳钻研着
曲调改革，练唱、对戏，下午、晚上还要上台演
出。当她卸妆之后回到木板房时，已是月过中
天了，她只能将熟睡着的女儿紧紧地抱在怀
里，这是她唯一能给予女儿的。整日带领女儿
的，不是自己，而是纱厂里的小姐妹，以及她
的一些忠实观众。
由于她对女儿照顾不够，孩子病倒了。一

切症状像是发痧，但是又发不出来，请医生看
过几次，都说会好转的。因此，她也没有多花
心思在女儿身上。哪知一天下午她正在演《梁
山伯与祝英台》时，女儿的病情突然恶化，脸
色发紫，呼吸困难。虽说后台到她住的木板房
只是几步之遥，但她不能离开舞台去看望女
儿一眼，只盼着演完戏后再抱着女儿去医院，
哪知戏演到梁山伯死去，祝英台闻讯后决定
去吊孝哭兄时，一个小姐妹跑到后台，泣不成
声地告诉她：大凤已经断气了。她想哭，却怕
毁了妆容，眼泪只能往肚里流。她想叫，又怕
惊动观众，只能在心底喃喃地呼叫着：“大凤，
大凤！”她只能把“痛儿”的感情全部融入“痛
兄”的感情中去，她只能把“哭儿”的眼泪洒落
在“哭兄”的舞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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